
面对何翔宇，尝试了无数个开场白，最终还

是从可乐计划开始。

庞大的“经济计划”

与中国曾经的“计划经济”不同，何翔宇从

介入艺术创作之初，就选择了一种与社会传

统价值观念矛盾的方式，在他的创作实践之

中，更像是一场经济计划，带有一种“非暴

力不合作”的方式，讨论物与价值之间的相

生相悖。

“ 做 一 件 特 别 当 代 艺 术 的 装 置 作

品。”2008年，刚刚毕业的何翔宇就是

带着这样朴素的想法，开始实施“可乐计

划”。相比较可口可乐Logo本身的消费符

号和艺术史上的重重出镜，何翔宇选择了

可饮用的充满气体的甜味褐色液体本身作

为他的切入点，用一周的时间确定方案，

用月余的时间完成冰冻、烘干等实验，用

一年半的时间消耗了127吨可乐——这也

是他所生活的小城一年的可口可乐销量。

从指向到物本体的转换显然是奏效的，这

场以身体与时间的多重消耗完成对物消解

的计划获得了广泛关注。

当所有在熬煮中留下的空瓶和黑色渣滓被郑

重其事的陈列于透明盒子之中，那些庄严肃

穆的陈列似乎已经完成了从行动到作品的终

结，但透过安静的残骸，不禁回味的是那时

浩浩荡荡的一个“大”计划。如何获得这数

百吨的可乐，如何面对过程中可乐及工具的

双重消耗，如何将遗留物本身更为精确的转

化为作品，无疑，从计划之初，何翔宇便选

择了一种颇为艰难的方式，面对铺陈开来的

巨大系统，何翔宇站在了计划管理者与实施

者的交叉路口，这也为其之后的创作铺设了

延伸的轨迹。

出于对“可乐计划”这般大型方案的未竟讨

论，2011年到2013年，四个月对T34
坦克的测量，35个工人，工作近两年，

350到400张全尺幅牛皮，50000米腊

线，完成物重两吨多，在“坦克计划”中，

他加强了计划实施中的精确性，与“可乐计

划”不同，计划本体的严格性完成了在各个

环节的蔓延，“可乐计划”中对物的调集，

已经不再成为计划中隐匿的核心，而是更为

专注于实施环节的理性化。从测量、裁切到

缝制，都严格依照图纸，在理性的数据支撑

下，进一步推进了计划中的完整性，完成了

流水线式的规划，尽管其目的是完成一件并

不可复制的产品。最终，“坦克计划”在展

览“ON|OFF”中展出。

在对复杂机械的准确复制后，皮革不是为了

成为坦克而存在，则充当了钢铁武器的外

衣，在没有内部填充的处理下，空虚地瘫

软，仅靠皮革作为物的硬度支撑，将坦克原

本的攻击性完全抽离，不得不说，有些负隅

反抗的悲伤，而那些鸭绿江边的历史硝云成

为一种飘渺的背景，坦克不再作为武器或是

旧时战争的指代物，而是归于物本身。包装

的外套是价值低廉的保护物，通过皮革的演

绎方式，将本无价值的过程放大，在体量与

过程的多重支撑下，转化本身即为成立。

尝试舌头扫过上颚，发现一片黑暗，无法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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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权重

在庞大的计划之外，同样需要思路的切换，

何翔宇有意训练对日常看待物的方式，在之

中寻找并完成物质与形态的单一对应的转换

关系。从“可乐计划”之中，他便开始单件

作品的创作尝试，视其为另一种方式的休憩

之事。“涉及到单件的装置作品，就很具体

会涉及到选择何种材料去呈现观念本身。”

在不以体量支撑的前提下，何翔宇显然已经

不满足于可口可乐这种日常物的指代，以象

牙、黄金、毒品等非常规材料举重若轻地直

接介入作品的创作。

材料本身带来的视觉与话题性的多重冲击是

计划之中的，其背后往往暗藏着对于社会

价值体系的隐喻，那些随之而来的贪婪、犯

罪、血腥以一种诡计的方式藏在作为材料介

入的作品之中，却保持了表皮的平静。何翔

宇不避谈最初对于材料本体所带来的刺激本

身的关注，尽管他很快就抛弃了这种想法，

但在作品内部的构成之中，也绝非单纯对物

的挪用。《完》中象牙与手铐的对应，本身

就回应了社会存在对既存法规的漠视以及所

谓约束的悖论。而黄金成为蛋托本身，更是

从根本上完成了对物价值的颠覆，黄金作为

永恒硬通货的存在，被演绎成为生命本体所

需蛋白质的保护物。原本贵重的材料本身并

非出自对作品价值的所谓“加持”，而是如

何在平静之中完成深意的可能，不调侃不愤

怒，在不动声色中成为启发连锁思考的源

头，而非结果的终结。

何翔宇在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中，将物价值的

逆向排序成为主客体颠覆的重要依据，演

绎成为其创作的特征。在对于现成品的运用

中，完成了以物写物的过程，却不打破物的

自然形态，甚至以多种方式严格再现，通过

材质本体的置换，完成了对价值体系认知的

构建，其中暗藏危险。

《马拉之死》和《我的梦想》更是将这种描

述推到极致，无论是倒地不起的艾未未，还

是静置于水晶棺中自己的“遗体”，都不在

使用日常物为指代，而是以更为明确的人物

形象出场，在戏剧化对死亡的模仿中，将物

的讨论指向社会矛盾的最尖锐处——那些权

力的核心，无论是对于旧时的膜拜，还是对

蔓延的恐惧禁锢。

内向的口腔

2012年，何翔宇离开了北京，当然，这与

他个人生活的转变契机不无关联。对工作室

式生产方式的告别与生活的转变何为先后，

已经不得而知。他更多的时间留给了美国的

家庭生活，环境的切换无疑带给他深沉的影

响。“生活的城市叫做匹兹堡，有时站在路

上半小时连一辆车、一个人、一条狗都看不

到，会怀疑自己是否在城市之中，感觉自己

飘起来。”当外界的语言系统介入，交流缺

失带来的压力转向内在，面对沟通的障碍，

何翔宇无疑陷入了压抑之中。生活中几乎被

迫性的失语，压力直接影响了其对于创作的

看法，他选择诚实地面对并记录这种变化，

而没有固守在所谓脉络之中。

带着对自我怀疑的审视，在交流之中的静默

中，器官的敏感被激发。当舌头不具备工

作能力的时候，不安于脱轨的闲置唤醒了自

觉。何翔宇选择顺应，在所有零散的时间

中，用舌头重新认识自己，更准确的说，是

认识口腔，并忠实记录下从触觉产生的图像

和手感。《我们所创造的一切都不是我们自

己》在一种碎片化的时间累积中，记录了何

翔宇对身体内在的探索，同时记录着的是从

外向内的转折点。

“口腔计划”看似是对其计划性的工作方式

一种延续，实则有很多不同。何翔宇脱离了

生产式的团队化作业，从庞大的系统工作中

抽离出来，归于个体体验，从奢入俭，归于

纸笔的描绘。在体量之外，对同一空间进行

反复的扫荡，以获得更为深入的细节，节制

而内敛。如果不曾离开，何翔宇对于庞大计

划的厌倦和转移会发生于何时何地，成为谜

题，如果只能是如果。 
口腔不单单成为单纯的探索行为，更是成为

母题的延伸。何翔宇以“虚线”为题回到

空白空间，延续讨论可感不可见的空间，在

亲密与熟稔的边缘，设置了一种虚拟的逻

辑方式。《无尽的副本》在镜面相叠之中的

不可见空间及留白的窥视镜缘。《Lemon 
Flavored》选择在纯白之上重建柠檬的黄，

以视觉引发身体对酸的快速反应。而这一切

触类旁通的感知却源自幻觉，黄至多是柠檬

的芳香源，而真正酸的刺激则是往往被忽视

的汁液。在逻辑的陷阱之中，镜子、铜种种

媒介可见日常，何翔宇已经脱离了最初对物

质刺激需求的支撑，而以完善逻辑系统为

重。这或许才是其与“口腔计划”更为深入

的关联。

或许，本就不是谈物

在何翔宇看来，他对于作品的形态是开放

的，并不希望以一种惯性思维的方式定格在

某种观念上。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期待作品

的破碎，并且已经在思考中经过了排演，把

握着对变化的所有可能的预期。

“物质其实比人稳定很多，当作品进入另一

个状态，反而是一个新的可能。”或许，本

就不是在谈物。

Hi艺术=Hi  何翔宇=何

Hi：你看待物的方式，似乎与他人不同，这

是否经过了相关的训练？

何：的确有意识的经过了一个阶段的训练，

我会用所有精力去观察身边的一切，我会去

看物的细节，观察投影以及与周围环境的关

系，我不知道这样的阶段是从何时开始到何

时结束，但那段时间是痛苦的，眼睛和大脑

已经进入不受控的工作中，特别累。

Hi：早先你有表示，希望把可乐计划终结？

何：那是之前的想法，我认为之前有些作品

还是很有价值，可以拿回来再想一想，或者

重新实践一下。

Hi：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方法，这种长时

间持续的计划式的方式？

何：我也没有其他所谓工作，我所面对的事

情就是把喜欢的实践一直做下去，有一些计

划，还有阶段性实践带来的问题，我要把它

解决掉。

Hi：计划性的工作方式与单件作品的创作并

行，你如何看待这两种工作方式之间的切换？

何：计划就如同学会行走，可以慢慢去寻找

方向，考验相对弱，可以在缓慢的过程中去

选择，但单件的作品就跟跑一样，需要快速

判断方向，并在短时间内完成，用压缩的方

式以一件作品呈现一个完整的表达。

Hi：象牙、黄金等贵重的材料本身出现在

作品中就存在直观的刺激，你如何看待这一

点？这种刺激是创作中的必要过程吗？

何：不避讳的说，最初，刺激是存在的，但

现在，我已经过了需要那样刺激的阶段。从

开始的尝试与实践中去寻找我想表达的，其

实我并不知道所谈论的创作的脉络具体指哪

一方面，但我明确自己的实践范围。如同选

择茶具，最初可能会被华丽和精致所吸引，

但当慢慢接触茶本身的意义时，会回归质

朴。创作对我来说，也存在这样的过程，个

人慢慢脱离物质本身的状态。

Hi：你如何看待外界对你的关注及讨论？

何：我最早做完可乐计划，好多人说，那个

人煮了好多可乐，坦克之后，又觉得煮可乐

的人又做了一个皮坦克。有些事情可能就是

这样被传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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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克黄金 62 克蛋白质 200g》  37.7×39×3.7cm 铜、黄金、鸡蛋  2012

《Copper》  42×42×30cm、42.2 cm、直径 2.5cm  铜 2014

可乐萃取现场


